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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家庭就餐行为探索中国都市家庭特征 

——长春市年轻、富裕家庭的探索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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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西方理论，中国都市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生活节奏的加快，可能会导致出现家庭就餐次

数减少及家庭成员关系淡化等个性化趋势。本文对 20 户年轻、富裕都市家庭就餐行为采用半结构式入户访

问，经过分析整理，得出结果说明中国都市家庭就餐没有出现西方式个性化趋势。被访对象认为家庭就餐

是家庭存在的重要形式，家庭就餐能够促进家庭成员的沟通，维系家庭和睦，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女性在

家庭就餐的准备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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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与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 1994 到 2004
的十年间，城市家庭可支配收入提高了 2.5 倍，85%的城市家庭购买了住房[1]，城市家庭电

脑普及率达到了 47%，微波炉普及率超过了 68%，移动电话的普及率则超过了 80%[2]。总之，

中国城市家庭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已经步入现代化进程。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当家庭生活进入现代化的同时，个性化趋势也随之产生。由于受个

性化的影响，传统生活圈发生了变化，如家庭成员之间关系淡化，家庭与邻里之间关系疏远，

甚至不相往来。个性化同时也导致了家庭食品消费行为的重大变化，如经常到快餐店就餐，

熟食以及一些半成品食品的购买，家庭就餐形式的异化，在家就餐次数减少以及两性分工的

变化改变了男性在劳动中的主导地位等[3]。 
那么，当中国城市家庭步入现代化的同时，家庭消费行为是否也会出现与西方发达国家

相同的个性化趋势呢？显然，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在理论上可以认识都市家庭个性化特征，

了解家庭食品消费行为规律；在实践中可以为食品企业营销决策提供依据。 
本文以家庭就餐为切入点，采用探索性研究方法，对 20 户都市富裕家庭进行半结构化

访问，深入了解了家庭就餐习惯、家庭就餐的责任以及家庭成员对于家庭就餐的态度与偏好

等。希望能够通过家庭就餐习惯的深层次访问进而揭示都市家庭就餐消费行为的含义、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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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餐的重要性以及家庭就餐的内在特征等问题。 
本文首先进行文献综述，其次描述研究方法，然后概括访问结果，最后给出研究结论与

局限性。 

1. 文献回顾 

家庭就餐消费行为早已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如 Beck 和 Bryce(1993)对圣诞节的研究[4]，

Wallendorf 和 Arnould(1991)对感恩节的研究[5]和 Belk(1990)对万圣节的研究[6]。这些研究揭

示了家庭就餐消费行为在家庭成员沟通方面的意义，具体地描述了节日消费习惯及其产生原

因。在人类学文献中有许多关于食品消费与家庭就餐方面的研究[3][7]，如食品消费与健康、

情感、性别角色及教育文化之间的关系等。但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所得出的

结论，基于中国文化背景的家庭就餐行为研究还是空白。 

1.1 个性化 

许多学者都认为个性化（Individualization）是当代最重要的社会发展趋势[3]。个性化是

由于全球化与现代化(Modernity)的促进而产生的一种趋势，它表现为从个体出发将传统社会

制度作为工具来重新组织和构造生活形态。 
Beck 和 Beck-Gernsheim(2002)曾认为个性化意味着以前的社会形式的瓦解，如社会阶

层、社会地位、性别作用的变化，家庭关系、邻里关系日益淡化等等。个性化趋势与生活形

态、消费者选择、工作机会、教育机会、生活中一些传统的决定因素等变化具有密切的关系
[8]。 

迄今为止，个性化已经被作为识别西方社会现象的一个突出特征。中国承袭了几千年的

东方文化，并已经打开国门，引入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飞速发展，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尤

其是都市家庭已经进入现代化进程。那么中国都市家庭在进入现代化的同时，是否也出现了

像西方国家那样的个性化趋势呢？ 

1.2 家庭习惯 

习惯性(Ritual)的行为能够导致习惯性消费。家庭习惯是家庭成员间在一定时间内重复

互动的一种模式，它能够体现家庭活动的主要特征[9]。Wolin 和 Bennet(1984) 曾将家庭习惯

分成三类：家庭庆祝（如节假日、生日晚会、结婚周年纪念等）；家庭传统活动（如家庭团

聚或假期旅行等）和家庭互动模式（如睡觉时间和就餐时间等一些重复性的活动）。家庭习

惯可以通过明晰家庭成员角色，描述家庭内外界限，制定一些家庭规则来形成家庭识别特征
[10]。 

家庭习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些家庭生活要素，如居住条件、工作方式、家庭成员（孩

子的出生或离去、结婚、离婚或死亡、变老）等因素的变化会促使家庭习惯发生改变。另外，

家庭外部的环境，如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化也会影响家庭习惯的变化。所以，在繁

重生活压力和经济转型时期，可以通过家庭习惯的观察来识别与分析家庭关系的维持[11]。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那么，转型过程中的经济生活振荡与不协调是否会影响

都市家庭习惯的变化呢？ 

1.3 食品消费习惯与家庭就餐 

食品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因此，家庭食品消费行为是重要的群体消费行为。很

多学者都认为食品不仅仅为家庭成员提供了生理上的营养，而且意味着社会关系的维系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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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12][13][3][14]。 
家庭就餐是公认的一种习惯性的，具有区别于其它家庭特征的行为[7][15]。根据 Wolin 和 

Bennett’s 的分类，家庭就餐属于“家庭互动模式”，即家庭就餐确定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角色

和责任，并组织了家庭的日常生活。 
西方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显示了家庭就餐对于形成家庭特征及促进家庭和睦发挥了重

要作用。Charles 和 Kerr (1988)访问了 200 名英国妇女和孩子并对其食谱进行了研究，研究

结果表明：无论是食品本身还是其扩展形式都对家庭的繁衍举足轻重，家庭就餐行为有助于

维持和加强家庭的和谐与和睦[16]。DeVault(1991)研究了美国的家庭主妇，发现与其访谈的

女性通常把做饭视为是“制造家庭”，维持家庭稳定的一种活动[7]。 
食品消费模式是一个观察社会变革和家庭变革的绝佳窗口[17]，而家庭就餐则是食品消

费模式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我国学术界目前对于食品消费的研究多集中在食品消费结构

上，对于家庭就餐行为的研究基本属于空白。而作为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经济处于转型时期

的中国，家庭就餐习惯是否也具有与西方国家相同的个性化特征呢？显然，观察与分析中国

都市家庭就餐习惯是否发生变化，研究维系传统家庭就餐习惯的原因无疑对于营销学与社会

学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的研究问题便是： 
（1）中国都市家庭就餐习惯是否产生个性化趋势？ 
（2）中国都市家庭成员在家庭就餐中的角色与责任？ 
（3）中国都市家庭就餐习惯发生变化或者没有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2. 研究方法论 

2.1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 ）作为研究方法。扎根理论是由 Glaser 和 Strauss 
（1990）提出的一种定性研究方式，其主要宗旨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18]。研究

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经验概括，

然后上升到理论。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地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即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

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而形成理论[19]。 

在本项研究中之所以使用扎根理论方法是因为：（1）缺乏中国家庭就餐消费行为的相关

文献；（2）期望探索与家庭就餐相关的倾向性的消费行为。 

2.2 调研方法 

此项研究的数据搜集采用半结构访问技术。半结构访问技术适用于引出被访对象对于问

题最原始的反应，从而为构建理论提供基础资料。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家庭就餐在转型时期

的含义，探索消费者对家庭就餐的感觉，所以，半结构式访问技术对本研究是比较合适的。 
访问对象为居住在长春市的 20 户城市家庭。长春市共有 280 万人口，2004 年在全国 281

个城市中综合竞争力排名中位于第 31 名[20]，因而，对于正处于转型经济的中国城市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 
本研究小组由 3 位教授（其中两位来自美国）和 3 个研究生（研究助理）组成，每次访

问有访问员 3-4 人，其中一人负责访问，一人负责记录和录音，还有一人负责问题的跟进、

厨房与用餐设备的拍照及其他观测资料的收集。在 4 周的调研过程中，每次访问后，研究小

组进行讨论与总结，评估访问的进程并对下一次的访问进行准备。 
由于研究内容涉及到对家庭厨房及用餐设备进行观察与拍照，同时又需要与被访者进行

深入沟通，因而全部采用入户形式，即在被访对象的家中进行。研究与访问中采用与全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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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成员进行沟通方式，从而能从不同维度获得家庭成员对用餐的态度与消费习惯的资料。每

次访谈大约持续 2-4 个小时，所有的访谈过程采用录音设备与人工记录，并同时进行翻译以

便美国教授进行问题跟踪与提问。所有访问记录翻译成英文以便同两位美国学者进行合作研

究。 

2.3 样本特征 

本研究中选择年轻（年龄<50 岁）的、富裕（家庭年收入>3 万元）、并有小孩（孩子大

于 3 岁小于 20 岁）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家庭年收入超过 3 万元这个标准与盖洛普调研公司

定义的“富裕”一致，在 2005 年包括了 12% 的中国家庭[21]）。采用滚雪球方式选择家庭进

行访问。所有被访家庭夫妻双方都有工作，其中 11 个家庭中丈夫的收入比妻子高，3 个家

庭中的妻子收入比丈夫高，剩下的家庭夫妻收入几乎相同。所有的被访家庭都只有 1 个孩子，

孩子的年龄从 3 岁到 20 岁不等，有 3 个家庭是三代同堂。被访家庭生活方式普遍比较富裕，

每个家庭都有固定电话、手机、微波炉和彩电，几乎所有的家庭都至少有 1 台家用电脑，其

中 6 个家庭拥有私家车，所有家庭都在近几年（大部分是在 5 年内）搬进了新居的。 

表 1 被访家庭成员的基本资料 

丈夫 妻子 孩子 是否三代同堂 
会计 (42) 会计 (42) 女孩 (13) 否 
办公室职员 (33) 办公室职员 (38)  男孩 (8) 否 
教师 (40) 图书馆管理员 (40) 男孩(16) 妻子的父亲(约 70 岁)
图书馆管理员 (43) 书店老板(41) 男孩(14) 否 
公务员 (29) 会计 (29) 男孩 (3)  否 
警察 (34) 公务员 (33) 女孩 (6) 否 
经理人 (42) 会计 (41) 女孩 (16) 否 

经理人(48) 公务员 (44) 女孩 (16) 否 
会计 (39) 药剂师 (39) 男孩 (14) 否 
教师 (40) 儿科医生 (36) 男孩 (11) 否 
会计(32) 大学教师 (31) 女孩 (6) 否 
办公室职员(32) 办公室职员 (30) 男孩 (5) 妻子的母亲 (57 岁) 
经理人 (41) 办公室职员 (42) 男孩 (16) 妻子的母亲 (76 岁) 
教师 (29) 公务员 (32) 男孩 (6) 否 
教师(45) 教师 (47) 女孩(19) 否 
办公室职员 (45) 公务员 (45) 女孩(14) 否 
教师 (34) 办公室职员 (33) 男孩 (7) 否 
私企老板（36） 高校教师（35） 女孩（10） 否 
高校教师（50） 公务员（48） 女孩（20） 否 
警察（44） 企业职员（41） 男孩（18） 否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被访者的年龄 

2.4 数据处理 

样本调查能够为研究提供丰富的数据，但还需要将搜集来的资料分解成一个个单位，仔

细检视，比较其间异同，针对资料所反映的现象提出问题，经此过程，才能针对研究者或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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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出的假设，提出质疑、探索，并进一步导出新的发现[22]。这样的过程称为开放性编码

（Open Coding），本研究便采用这种方法整理数据。 
一般来说，定性研究者都不事先确认分析单位，而是将数据分成具有一定内部一致性的

各个部分[23]。因此，我们首先根据事先准备的半结构式问卷对访问资料进行分类，如将所

得数据分解成被访者家庭的食品采购、烹饪准备、食品烹饪和共同就餐等活动，其中包括这

些活动的主体、活动的内容以及对于这些活动的态度与评价等等。其次，根据分类数据与比

较的结果，提炼出一些基本的概念，如家庭就餐、家庭就餐的角色、家庭就餐功能、理想家

庭就餐以及其意义等。再次，给出这些概念的维度，如家庭就餐的概念可以分解以下几个维

度来理解，即家庭就餐人数、就餐食品丰富程度、就餐气氛和家庭就餐的环境等。最后，提

炼一个由家庭就餐消费行为为基本要素所构成的家庭就餐理论框架。 

3. 主题描述与解释 

由于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生活、工作、时间等方面的压力直接影响着都市富

裕家庭。在调查中，几乎所有家庭中的丈夫和部分家庭主妇为了生活都十分繁忙，同时一些

学龄孩子的学习任务也非常繁重。尽管如此，当家人共同就餐对于生活在快速节奏的西方国

家的家庭已经是一种奢望时，而我们所访问的中国都市家庭却均视与家人共同就餐为非常重

要之事，并尽量地每晚与家人共进晚餐。既然都市家庭面对如此大的生活压力，为什么还能

重视共同就餐呢？对此，我们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访问，获得大量的原始资料。经过编码、分

类与整理后，有三个主题比较突出，分别是：对于家庭就餐的理解；家庭就餐中角色与责任；

家庭共同就餐的功能。下面便按照这样三个主题进行描述与解释。 

3.1 只有共进晚餐才是真正的家庭就餐 

1. 晚餐是一日三餐中最重要的一餐  
根据前面的文献综述可知，家庭就餐的准备与消费对于组织家庭、构建家庭与维系家庭

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一日三餐中，被访问的所有家庭都认为晚餐要比早餐和中餐重要得多，

正如一位 29 岁的妻子所说： 
“我们在晚餐上花费时间是最多的，因为只有当我们下班回家后才能有足够的时间

来烹饪。每天早晨我们都非常忙，时间很紧，午饭我们又都在学校或工作单位吃，

所以只有晚餐我们可以做个计划，做点好吃的。我们每次至少要用 1 个小时来做晚

餐，我们都认为晚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饭，所以我们从不马虎，每天的晚餐我

们都要至少准备两个菜和一个汤”(女性，29)。 
从被访者的描述可以看出，晚餐是家庭比较重视的一餐，其中主要特性为有足够的时间

烹饪、精心准备的饭菜和丰富的种类。虽然每个家庭的晚餐内容不尽相同，但所有家庭都认

为应该每天晚上全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只有一个例外，访问对象是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高

级经理，他说经常由于工作原因不能按时回家吃晚餐。其他的访问对象中，有的丈夫或妻子

因为工作的原因每个星期有一两天不能按时回家吃饭，其他时间的晚餐都是全家人在一起

吃。 
2 共进晚餐才是真正的家庭就餐 
一些家庭有着比较规律的晚餐就餐时间，但大部分家庭的就餐时间取决于全体家庭成员

是否都回来。有一个 13 岁孩子的母亲这样描述她们的家庭晚餐： 
“等到所有人都回家后，我们一起吃，大家都吃同样的菜，没有给任何人特殊的照

顾，如果有人回来稍微晚一些，我们会等他回来一起吃，我喜欢全家人在一起”(女
性，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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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访问的所有的家庭中，家庭成员在晚餐时都吃同样的东西，但很多母亲在准备晚餐

时会考虑丈夫或孩子喜欢的食品，这一点与西方国家的研究不同[24][25],在访问的家庭中我们

没发现任何家庭成员享用特殊的食品、特殊的就餐安排。 
由于中国的高考制度，初中和高中学生整天都在学校学习，经常是下午五、六点钟才回

家。在访问的家庭中，只要是家中有这个年龄组的孩子，晚餐就会等孩子回来后一起吃，有

一个家庭甚至每天为了等孩子回家晚上八点半钟才能吃上晚饭。家长们都强调不要让孩子独

自一人吃饭，一个 14 岁初中生的家长说他们的女儿经常回家很晚，但他们每次都会等孩子

回来后一起吃饭，这位母亲这样认为： 
“如果我们不等她，她就要一个人吃晚饭，而大家一起吃饭可以让孩子感觉到家庭

的温暖”(女性，39)。 
所以，家庭就餐是家庭存在的一个重要标志。家庭就餐意味着多种涵义，如食品丰富，

精心烹饪、共同就餐、家庭气氛、家庭温暖等。具体地讲，对于都市城市家庭来讲，共进晚

餐才是真正意义的家庭就餐，它在组织和睦家庭、培育家庭和谐起着重要的作用。 

3.2 家庭成员的角色和责任 

1 家庭角色概述 
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家庭类似，在访问的家庭中，妻子通常主要负责为家人准备食物，

包括购买和烹饪。准备晚餐是一个耗时的事情，不包括食品采购与去市场买菜，平均每户家

庭每天要用 1 至 1.5 个小时的时间。 
在准备家庭晚餐中丈夫通常扮演一个配合的角色，偶尔承担采购的任务或在厨房中做些

辅助性的工作，如：洗菜、切菜等。在大部分的家庭中，当妻子加班回来晚或出差在外的时

候，丈夫偶尔能全权负责采购及做饭等相关事宜，当然也可能带孩子出外就餐。 
在访问的 20 户家庭中，有 3 户家庭由丈夫负责为家庭做菜做饭，但都有一些特殊情况。

其中有 1 户家庭，妻子从 1999 年开始就患上了一种慢性病，于是丈夫从那时起就承担起了

照顾家庭的责任。还有 1 户家庭，妻子是儿科医生，工作很忙，经常是到了吃饭的时间才能

回来。第三个家庭，丈夫说他喜欢做饭，并且他的烹饪手艺很好。 
2. 妻子或女性是家庭晚餐的主要角色 
妻子通常负责买菜和做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文化传统、责任公平、个人喜欢或享受等，

这一点与西方的研究文献是一致的[16][7][26][27]。大部分妻子都认为不管她们喜欢与不喜欢，

每天晚上为家人准备可口的晚餐是她们责任的一部分，因为她们是妻子和母亲。 
“我负责给家人做饭。因为根据中国的传统，妇女通常要做家务，尤其是要为整个

家庭做饭，这是多年来不变的习俗”(女性，35)。 

即便是有些妻子不喜欢做饭，她们也能从为家人提供可口的饭菜中得到愉悦，就像一位

33 岁的妻子说的： 
“尽管每天晚上给家人做饭对我来说是一个负担，但每当我看到他们吃饭时那种满

足的表情，我就会感到非常温暖和自豪”(女性，33)。 
很少有妻子抱怨买菜做饭，但并不是很多人将其看作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有时也有压抑

的感觉。例如一个与她父亲生活在一起的 40 岁主妇这样说： 
“实际我不喜欢买菜，但我作为一个女儿和母亲没有选择，我负责操持整个家庭，买菜

和做饭对于家庭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我想这就是我的职责，尽管我觉得买菜的事很无聊，但

我没有选择，当我丈夫有时间的时候我想让他去，他也不愿意去，我没办法，但我希望能少

做点，因为我喜欢多点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就像在外面走走，或者看看朋友，但做饭耗去了

我太多的时间”(女性，40)。 
从被访者的回答可以看出，尽管中国城市家庭生活节奏加快，妻子同时也在外工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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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将买菜做饭看成是自己的责任与义务。虽然个别女性希望能够从家务中解放出来，但中国

传统文化延续下来的妻子的这种责任与义务依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因此，可以推论中国

妇女在家庭消费中扮演主要角色。 
3. 孩子不参与家庭就餐的劳动 
在这 20 户家庭中，绝大多数家庭中的孩子不参与做饭及其相关活动，包括买菜、烹饪

及饭后的收拾工作。访问中得知，并不是孩子不愿意参与家庭中的做饭活动，包括洗菜、切

菜等，而是孩子们的家长不想让他们参与到家务劳动中来，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强调他们的孩

子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就像一个 16 岁孩子的母亲说的那样： 
“我们的女儿不用帮我们准备晚餐是因为她刚上初中，经常回家很晚，所以我们做好饭

等她回来一起吃，即使是到了周末，我们也不让她干活，因为她的任务就是学习，周末她除

了洗澡之外还是要继续学习”(女性，44)。 
在我们访谈的过程中，大部分孩子都是在吃饭的时候才上桌，与家庭其他成员一起吃饭，

吃完后就离开，不用参与饭后的整理工作。在 20 个家庭的访问中，只有一个家庭的母亲意

识到让孩子参与家庭劳动，并不只是培养其生存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责任感。这个

35 岁的母亲说： 
孩子也是家里的一个成员，既然是家庭成员，便要为家庭负责任。我认为让孩子参与家

庭劳动，并不只是让他学会做饭，更重要的是培养责任感，只有现在有责任感，长大了才能

孝顺我们，才能为国家尽责任（女性 35）。 
总而言之，与西方的一些研究不同[21][22]，在我们访问的家庭中，孩子在家庭就餐的整

个过程中大都是被动的参与者，这很不利于孩子的培养与教育，更不利于孩子的身心方面的

成长，当然，也不利于培养能够对社会尽责任的人。而这正是现代都市独生子女家庭的一种

特征，这些家庭很很少意识到孩子参与家务活动并不仅仅限于劳动或学习技能，更重要的是

培养一种对于家庭与社会的责任感。这一变化特征与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完全不同，也与我们

访问的三代同堂的老人们小时候的经历不同。 
4 不雇用外人参与家庭就餐活动  
无论访问对象的家庭富裕程度如何，没有一户家庭雇人为他们做饭，尽管很多家庭完全

有这个经济实力。当我们访问一个特别繁忙的高收入家庭（经营一家生意很好的书店，年收

入>100,000 元）时，他们家也没有雇人做饭，这位 41 岁的妻子认为雇人或请他人将对家庭

的和睦产生影响： 
“有一段时间我妈妈与我们住在一起，她给我们做饭，当我们回家时，我们能吃上现成

的饭菜，但我丈夫和孩子不喜欢这样，可能是因为妈妈做菜的口味不好，另外还有个原因就

是我们不再能很好的沟通，一个家庭应该有她基本的一些元素：食品、习惯、环境和沟通。

如果一些人进入到你的家庭，像保姆或是双方的父母等，原来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就被破坏

了”(女性，41)。 

其实这是一定意义上的中国家庭的个性化特征。我们知道中国过去的传统家庭是四世同

堂，而现在的都市家庭比较偏好二代人的三口之家，这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个性化的表现。 

3.3 家庭就餐的功能 

1．家庭就餐促进家庭成员情感沟通  
根据文献可知，西方的研究虽然揭示了共同就餐在维系家庭与组织家庭方面非常重要，

但事实上西方家庭却由于生活的压力增大与工作节奏的加快而使家庭共同就餐次数逐渐减

少。而在我们访问的家庭中，尽管这些在事业上很成功的、生活上很富裕的被访家庭也承受

着种繁忙生活与快速节奏的压力，但他们为什么仍能花费一定的时间用于家庭用餐的购买、

准备、烹饪以及共同就餐呢？有一些访问对象开始对这个问题感到惊讶并回答得很慢，但经



 ８

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几乎所有人都说出了家庭就餐对他们的意义，有些回答很意味深长。不

论丈夫还是妻子都强调了他们工作的繁忙并把与家人聚餐当作对紧张工作的一种缓解，是他

们繁忙生活中的一片“绿洲”，是家庭成员彼此沟通的最佳场合。此外，很多访问对象还强

调晚餐时间是全家人唯一能聚在一起的时间，像这位 33 岁的妻子说的那样： 
“我觉得在一起吃晚餐让我们像一个真正的家庭，这是个很好的夫妻沟通的机会，在日

常生活中，我们都必须工作，几乎没什么时间交谈，晚餐时间正好给了我们交谈的机会，夫

妻关系需要维护，如果我丈夫没回来吃晚餐，我就会带着女儿出去吃，因为如果我丈夫不回

来，我就失去了做饭的兴趣” (女性，33)。 
可见，共进晚餐的目的并不只是满足家庭繁衍的需要、生理方面的需要，还有情感方面

的需要、在家庭范围内交流与沟通的需要。这正是家庭这个消费组织的内在需求。 
2．家庭就餐可以促进家庭和谐 
在访问中，由于有的家庭成员不能回家就餐而导致家人不愿意做饭的现象比较普遍。事

实上，当夫妻双方有人不能回来就餐的时候，对方的感觉有助于说明家庭就餐的意义。工作

职责，如商业上的宴请或者外出开会等，使很多丈夫和一些妻子不能每天回家就餐，在这种

情况下，家庭就餐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很多的访问对象具有同样的感觉，一位 42 岁的妻

子说： 
“有时候当我正准备晚餐的时候，我丈夫给我打电话说他有事不能回来吃饭，我的感觉

就很不好，我希望全家人都能吃到我做的晚餐，如果有人不能回来用餐，我就会失去做饭的

兴趣，因此，我觉得晚餐在我的家庭生活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晚餐时间是我们全家在一

起交谈的时间，如果我们很长时间没在一起吃晚餐，我们可能会因为缺乏沟通而失去家庭的

和睦”(女性，42)。 
有几位妻子说当她们的丈夫不能回家吃饭的时候，她们不会准备一顿“真正的”晚餐，

吃什么就无所谓了。一个 29 岁的妻子这样表达： 
“如果我丈夫不能回家吃晚饭，例如他要加班或与朋友出去聚餐，那么我就没心情吃也

没心情做饭，所以，如果他不能回来，我根本就不做饭”(女性，29)。 
可见，共同就餐是家庭存在的象征，标志着家庭的和谐统一，是维系家庭长期稳定存在

的需要。 
3．家庭就餐可以提高家庭生活质量  
有趣的是，此次研究中，妻子们几乎承担了为家人准备晚餐的全部工作，而丈夫们则对

家庭晚餐投入了情感，对家庭就餐有着更深的认识，并将家人能否规律性地聚餐看作是对家

庭稳定性的检验，将家庭就餐模式等同于家庭生活质量。就像一位 43 岁的丈夫说的： 
“我妻子和我都忙着工作，我们的孩子则忙于学习，我们三人聚在一起的时间很有限。

晚餐时间是一个让我们彼此接触、沟通、享受家庭幸福的时间，如果家庭成员没有参加聚餐

将会影响家庭质量，影响家庭的凝聚力”(男性，43)。 
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里，70 岁的老人认为家庭成员能否在一起吃饭是衡量家庭质量

的重要标准： 
“如果某个家庭成员没有参加家庭就餐，这是非常不好的，因为家庭就餐的意义是要让

大家在一起，如果一个家庭不能每天在一起吃晚餐，那么这个家庭的质量一定不好，就餐意

味着家庭，当一个家庭不在家里吃饭或不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家庭对他们的家

庭成员来说不是很重要”(男性，70)。 
因此，我们可以应用马斯洛（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解释这些都市家庭对于家庭

用餐的理解。一个理想的家庭用餐并不仅仅需要可口的食物，而且需要家人共同就餐以便满

足家庭成员的心理、情感以及沟通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说，共同就餐意味着家庭质量高，

是理想家庭的标志；而分别就餐就可以看成不仅仅是在拒绝家庭的食物，而且意味着拒绝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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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28]。可见，共同就餐在构建家庭的特征与维系家庭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4. 结论与研究局限 

4.1 结论 

本文将研究结果概括为五点： 
1．家庭就餐是家庭这个消费基本单位一种重要的消费行为，家庭就餐也是家庭存在的

重要标志，而晚餐则是家庭就餐中最重要的形式。家庭就餐可以通过就餐人数多少、家庭食

品丰富程度、家庭气氛融洽程度来衡量。 
2．家庭就餐中的主要角色是女性，特别是妻子在家庭就餐行为中承担了大部分买菜做

饭的任务，丈夫则起到一些辅助作用，孩子基本上不参与家庭就餐过程中的劳务。在现代都

市家庭中，基本上保持二代人的三口之家，从心理上排斥外人，尤其是钟点工参与家庭活动。

这体现了现代都市家庭的个性化特征。对于家庭就餐的角色可以通过每个人参与的活动、参

与的时间、参与态度来进行度量。 
3．家庭就餐在维持家庭稳定、保持家庭和睦、增进家庭成员沟通和提高家庭质量等方

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妻子在“制造家庭”中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7]。特别是丈夫，把

能否与家人一起经常聚餐作为衡量家庭生活质量的标准，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几千年的家庭文

化传统仍在延续，也体现了全家相聚，其乐融融的家庭理念还没有完全被现代化的节奏所稀

释与取代。 
4．理想家庭就餐的重要标志是共同就餐，也是满足家庭高层次需要的关键。理想就餐

可以满足家庭消费行为两个方面的需要。一是生理方面，即可口食物，优美环境，现代餐具

与厨房；二是心理方面，即情感沟通，孩子教育，家庭和谐。所调查的家庭成员把共同就餐

看作是繁重工作后的休息港湾。共同就餐是家庭成员情感沟通的需要，维系和谐的需要，提

高家庭生活质量的需要。从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看，家庭共同就餐不仅满足家庭的生理方面

的需要，而且能够满足家庭的心理、情感与社会需要，是一种高层次的需要。 
5．只有共进晚餐，才能实现理想就餐，因而可能实现理想家庭。共进晚餐的目的是获

得理想家庭。 

 

图 1 家庭用餐调查结论框图 

4.2 营销意义 

家庭是消费者行为理论中一个重要消费群体，而家庭用餐是了解家庭食品消费的重要窗

口。根据家庭访问资料的整理，可以获得营销意义如下： 
１．女性是家庭食品营销的主要促销点。这是因为女性在家庭食品消费中居于主导地位，

她们主要负责家庭食品的购买。 

家庭就餐 理想家庭 理想家庭就餐 

家庭就餐角色： 
妻子、丈夫、孩子

家庭晚餐涵义 

家庭就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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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和谐家庭是家庭成员的共同需要，全家共进晚餐是实现家庭成员情感沟通，共享家

庭快乐的主要形式。因而，它也是家庭食品购买的主要诉求点。 
３．与个人消费相同，作为一个重要消费群体的家庭也具有不同层面的需要。而现代都

市富裕家庭共进晚餐的目的并不仅是满足生理方面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情感的需要，社会的

需要，维系家庭的需要。这一点完全与马斯洛的层次需要理论相吻合，因而，是我们分析家

庭这个群体消费动机，消费欲望的重要线索。 
４．研究结论提示我们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我们不仅要研究家庭购买行为，如购买决

策，家庭生命周期中的购买行为，更应当注意家庭这个消费群体的消费内在驱动力，即家庭

消费群体的需要，利益与价值（need, benefit and value）。 

4.3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 

１．样本的局限性。本次研究中，被访对象是年轻家庭，且是中国家庭收入最高的 12%
部分，虽然比较适合进行探索性研究，但要说明家庭就餐在多种类型和生活方式家庭下的作

用还是具有局限性的。由于样本的限制，没有对不同的家庭模式进行研究，如单亲家庭，贫

困家庭等。此外，贫困的家庭更可能由于所处的环境而影响了他们的家庭就餐模式，例如有

的家庭中有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下岗、有的家庭成员同时干几份工作或上夜班等。同样，农

村以及在小城市中生活的或欠发达地区的家庭很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就餐模式。另外，生活

在北京、上海（代表着 1.4%的中国人口）很可能会呈现出与西方国家相类似的个性化趋势

等。因此，我们还要增加家庭访问样本，以了解不同方式的家庭的不同的就餐消费行为。 
２．本研究只是全部家庭用餐消费行为中的定性研究成果，要准确地描述中国都市家庭

的用餐行为，用餐习惯与用餐态度等，还需要基于定性研究的结果，构建概念，制定理论框

架，开发量表，编制问卷，采用定量调查方式，搜集大样本的数据，进行分析，才能做出结

论，这是下一步研究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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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individualization theory, increasing level of living and busier life will lead to families weak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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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ess eating together. To investigate this phenomenon we conducted long,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twenty young, affluent Chinese families in their homes. We substantiated there are no individualization trend in 

Chinese family and the role of family meals in enhancing communication, family identity through data analysis. In 

addition, we learned that, females perform the majority of the work associated with getting the food on the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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